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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想成為集體回憶：消失中的上水小販 
梁曉潼   曾巧怡 
 
香港的流動熟食小販，被小販管理隊嚴厲的掃蕩與地產霸權的強勢壓迫下，幾乎
已消失得七七八八。有趣的是，在每天晚上的上水，連接火車站至彩園邨的行人
天橋上，總會有一車車的熟食小販檔在擺賣，光顧的無數市民中，除了有深夜
回家的上水居民外，也有餓著肚子出來買夜宵的街坊，有人甚至是聞名而至。 
每晚約十點半，就會有一車車的無牌流動熟食小販由彩園邨推出至天橋擺賣，
他們販賣的美食絕少有重複的，各式各樣如常見的雞蛋仔、魚蛋燒賣、各式凍
熱糖水、串燒不在話下，但經典如油渣麵、狗仔粉在現今的本地食肆已很罕見
了；你有見過街邊的流動小販會賣鐵板燒、海南雞飯跟飯送湯、手搖珍珠奶
茶、生磨杏仁糊合桃露嗎？款式之多，未能一一盡列，單是雞髀就有滷水雞
髀、鹽焗雞髀、炭燒雞髀、炸雞髀，任君選擇。全盛時期多達三十車小販檔，
猶記得當時還有車仔麵、煎堆、油炸鬼等，琳瑯滿目的美食的確讓無數夜歸人
暖了胃。 
無牌經營、不合法、骯髒，是打擊小販的言論。小販自己的看法又如何呢？某
位曾經被小販管理隊抓過多次的小販告訴我們，每次被抓都要罰款三千元左
右，最高一次罰五千，有次等待上庭時，見到一個貨車司機受審，犯的是拒絕
停車受檢並連衝兩個關口，他聲稱因為當時車窗緊閉，以致不知道被追截。最
令這位小販不忿的是，此司機「咁大架車」都只是罰五百元，自己賴以謀生的小
販車「同大貨車差咁遠」，卻要罰五千元，還要被充公，實在不公平。正牌食
肆，環境不衛生、食物中毒的報導從不罕見，甚至當過侍應的都知道食物由製
作到端給客人食用的過程其實不是很乾淨、衛生，不過都是食客看不見罷了，
事實上，由於無牌熟食小販製作食物的大部分過程都在食客面前，為求令食客
對其食物有信心，更重視乾淨、衛生的問題。無牌小販之所以不該存在，除了
「骯髒」、「阻街」外，最重要的是衝擊著正牌商舖的生意，亦即是地產霸權的
問題。大財團會讓沒有付任何租金的無牌小販，在屬於自己的範圍內擺賣嗎？
即使那不過是兩個半小時。 
  2
九月二十四日，彩園行人天橋局部範圍被圍封起來，根據張貼在彩園商場玻璃
門上的告示，是謂領匯的「資產提升工程」。此工程是要將彩園商場環境及公眾
設施大翻新，迫死的不只小商戶，還有無牌流動熟食小販。如果認為領匯只是為
了工程才會封了天橋局部範圍，沒有要趕絕小販的意思，那就錯了，之後，領匯
開始出招。 
 
 
有天晚上九時許，領匯保安在天橋被封範圍至彎角處架起了鐵馬，即是前半截天
橋的範圍收窄了一半。工程進行的那一截，更是連兩個人並肩而行也不能，更遑
論小販車在此擺檔了。後半截天橋根本不足夠讓廿多架小販車並排擺賣，小販
們於是拆了鐵馬，繼續擺賣。幾天後，保安們依舊架起鐵馬，並將之紥實，這
次，小販們拆不了。第二天晚上，天橋上約有十多檔小販檔，但在進行工程的
圍板上，卻貼著一塊鮮橙色的紙板，上面寫著：「內有串燒，炒粉面飯，便利街
直入轉右」，穿過狹窄的天橋，彩園商場玻璃門旁當眼的位置，貼著相同的橙色
紙板。根據紙板所示，來到屋邨公園範圍，的確有約十檔的小販檔在擺賣，雖
然有不少光顧者，但人流始終不及天橋。又過了幾天，領匯保安在彩園商場的
其中三個入口架起鐵馬圍成一個三角形，並各派兩個保安看守，當有小販車要
經過時，保安會展開鐵馬攔堵小販。三個入口都是由屋邨通往行人天橋的必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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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處，保安聲稱凌晨兩點才會離開，實際上欲攔堵小販不果後，十二點不到，
他們就離去了。可以預見的是，過幾天後將會又有一些新行動打擊小販了。 
表面上，小販好像都很厲害，領匯的突擊都未能阻止他們通往行人天橋；然
而，站於小販的角度，他們只是因著領匯的行動，機動地作出反應。面對領匯
的主動攻擊，小販也不過是手無寸鐵的草根小市民，沒有龐大的財力資源，由
於無牌經營，也不獲區議員或機構的支持與幫助，只有被動的份兒，每晚也要
應付領匯層出不窮的把戲，思索對策以繼續開檔擺賣。他們不知道領匯第二天
又會有什麼新的趕絕行動，唯有見步行步，見招拆招，這是小販的無奈。誰又
會考慮到當中牽連的是幾十個家庭的生計？ 
我們只是幾個學生，因為做專題研習報告的關係，而有緣認識到香港所剩無幾的
本土特色 ── 流動熟食小販。我們當中，一個由出生至今就居住在上水，對上
水天橋小販有感情是容易理解的事，但就連因為落區才會去上水，住在九龍、
香港島的，因深入的觀察及與小販真實傾談後，都不忍看到這群寧願靠自己雙
手也不要「攤大手板攞綜援」的小市民在地產霸權的欺壓下而消失，一想到將會
有廿多個家庭因此失去主要經濟來源，就覺得非常同情與不忿。最初以為他們
是有黑道人士支撐，我們真的頗害怕，第一次落區只作觀察，根本不敢與他們
傾談。第二次落區後，終於鼓起勇氣表明身份並跟某幾檔小販傾談，發現他們
只是為生計奔馳，各有自己的背景、家庭、故事的草根小市民而已。與我們傾
談過的小販，剛巧都有子女在唸大學，甚至唸完大學，子女知道父母「搵食艱
難」，一直都很節儉，也知道要努力讀書。雖然的確有黑道人士收取保護費，但
大家都知道「保謢費」是怎麼的一回事，小販真的受到保護、被勢力支撐嗎？可
是長久以來，上水人基於小販組織性的運作，都聯想到：幕後一定有「組織」在
支配他們。黑社會的流傳污名化了這群小販。事實上，他們自發組織性的行
動，互相幫助，有秩序，也有默契，只是為了能夠在靠近火車站、人流多的行
人天橋上每天繼續擺賣兩個半小時，只是為了生活。 
幾十年來，上水的夜歸人習慣每晚經過火車站時，讓撲鼻而來的食物香味與暖
氣，帶走一天的疲勞。大財團的壟斷打壓，將天橋上的小販趕盡殺絕，可是，
消失的不止小販，也抺去了本土的草根經濟活動特色，這不單是上水人的可
惜，也是香港的悲哀。我們不知道自己可以為上水的小販們做到什麼，只希望
盡我們的最大努力，以文字讓社會上更多的人知道，於上水有一群熟食小販正
面臨著幾十年來最大的存活危機。我們不想這群上水小販，漸漸消失於城市中，
只能成為我們的集體回憶。 
